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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一切作诗在其根本处都是运思”
——字相诗集《窥一眼虚空的未知》读记 □张伟栋

■短 评■第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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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霞里》是魏微的天命之作，是献给改革开放的壮丽

史诗。萧红的热情与张爱玲的冷静在此得以综合，我们能

够从中理解女性写作的艰难成长与兑变。小说假“我们”叙

事，以主角田庄之眼撷取历史材料，清晰的年表形成时间

之流，史料的裁剪、铺排与家族代际的命运里应外合。叙事

以田庄一生串连整个大时代，家族三代被置于革命、上山

下乡和改革的历史光耀中，人物安放于人“间”，互为倒影，

父子、婆媳、母女、官民、知己……他们在相生相克中感知

自我与家庭，社会与天下。

1970年末，李庄，田庄降生于瑞雪吉兆之中，于田家

几近创世意义。“乡土中国”对生育的迷恋有数据为证，农

业文明将农民像麦子一样固定在出生地。作为长孙，田庄

得到祖辈的厚爱，幼年穿梭于李庄父母家和江城爷爷家，

城乡的对比跃然纸上。江城的家温文尔雅，有秩序，却呈颓

势，乏生气。李庄的家被新生命嘹亮的啼哭打闹所充实，穷

并快乐着，爱且痛苦着。

“到城里去”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必然，流

动也是自由的表征。在李庄，祖父名伢儿，革命后更名田英

俊，昵称和书名对应两种迥然的身份和文化。田英俊九死

一生举家搬进江城；父亲兄妹却声势浩荡上山下乡，田家

明自觉申请下到故乡李庄，并准备扎根，改造农村。姑姑受

革命豪情激荡远赴内蒙，几乎梦碎。渴望治愈环境的激情

被贫穷匮乏的环境改变了，家明的日子被农家的鸡飞狗跳

填得满满当当，家凤自己也混成了风吹草低中的牛羊，只

求脱身回城。冲破土地的桎梏和户口的藩篱，母亲孙月华

费尽心机将家搬到清浦，并将同母异父的妹妹孙月亮成功

高攀县城世家。家族随开放时代呼吸欣欣向荣的空气。

吊诡的是，母辈同样不过是翻转外祖辈的历史，重新

回到城市。家族史的里子是一代代女性的坚忍、静默与牺

牲，这也是中华民族的韧性所在。英国学者佩雷斯在《看不

见的女性》里说：“将人类默认为男性，是人类社会结构的

根本”，“女性就成了隐形人”。魏微怀着与曹雪芹几乎一样

的初衷，将自己身边的这些女性生命记录下来，所以小说

家文尾挪用了田庄闺蜜们的名字来制造非虚构的错觉。

外婆、母亲和田庄，三代均为两姐妹，命运图谱的对比

真实地映射出20世纪历史的波澜起伏，跨时代性与同时

代性交相辉映。外婆章映璋凝聚着叙事者的审美理想：秀

外慧中、隐忍、沉默。她的静雅、她的能干都是通过他者的

眼睛来展现的。第一眼，田庄的祖母就被外祖母征服了，然

而她的身世是个不能抖的包袱。田庄在外祖母的怀里安静

而聪明，好胜的女儿孙月华也不得不服气。在生外孙时外

婆来陪月子，唱了三首儿歌：第一首是适合所有人的普适

的；第二首具有城市的特质；第三首却是她自己的，上层富

贵家庭才唱的。历史的纵深感在暗夜蔓延，只有伴着结实

的新生儿的鼻息，章一兰才敢轻轻地将章映璋的童年打

开。其余时间，外婆在孙家生儿育女，过农妇的生活，田里

的农活做得精细有条，家里的事务收拾得整洁有序。从章

映璋到章一兰暗喻着名门闺秀到普通村妇的身份转变，屈

尊就卑。80年代，整个家蒸蒸日上之际，台湾外公来信。

“五雷轰顶”，非但田庄如此，一家人陷入混乱，有公职的父

亲、姑丈尤甚。历史让外婆变成夹心饼，如今再次面临身份

与记忆的选择，她到底选择了赴台与前夫共度余生，与其

说这是缅怀青梅竹马的爱情，不如说是对章映璋所代表的

一切的认同。外婆的妹妹念过高中，结婚成为革命家属，更

名章一花，孩子却没有一个会读书，只能穷下去，受了媳妇

的辱骂就跑到清浦县城田庄家住几天，终日绣花，将自己

的命运织进一针一线之中。气馁后再回家继续忍辱。到老了

将自己托付给主，邻居才知道老人家腹有诗书。外婆两姐妹

终生安静，三缄其口，以沉默抵挡命运的堤坝。这来自田

庄的隔代想象，亦不无文学讲述者对失败者的笔下留情。

生父缺乏的童年创伤让母亲孙月华陷在心理学极为

经典的“纠缠性关系”中，没有边界意识，任由自我的藤蔓

任意寄生于亲人的情感中。婆媳关系的交恶是孙月华坐月

子的老母鸡事件诱发，而母女的隔阂则由田庄不小心打烂

一筐鸡蛋触的霉头。家长里短让人想起《呼兰河传》中童养

媳的婆婆对鸡和蛋的漫长唠叨。鸡与蛋颇具哲学意味的同

源互生关系映射着田庄的母女关系。孙月华小肚鸡肠、嘴

不择言，但她会过日子，到底将家搬到了县城，丈夫进了官

场，成功地在城郊建了房。妻子孙月华满面春风地迎来送

往，无师自通地嘘寒问暖。那正是官太太孙月华的“黄金时

代”，她似乎以一己之力填平了历史的沟壑，她的虚荣得到

极大的满足，也把她的野心膨胀，为家道中衰留下后患。孙

月华的身世深深地形塑了她的性格，她要做人上人的强烈

愿望不是没有来处的，她出生在六朝古都南京的医院里，

身上流着大家族的血，怎么能够甘于一生蜗居李庄？她对

孙外公家的热情贴补是知恩图报，那是养育之恩，是洗白

身份。孙月华被强烈的做人上人的欲望所主宰，她的爱变

成沉重的藤蔓，让人无法自由呼吸、生长。长女田庄的叛逆

尤甚，几岁就会以绝食来要挟母亲，会自己收拾小包裹要

回江城爷爷奶奶家去，成年后母亲仍会对田庄刀刃相逼，

没有边界的母爱到底让这个生机盎然的家走向困顿。

魏微一向擅长刻画女性，《烟霞里》尝试对女性生存窘

境进行整体把握，其中对母女、奶奶和孙女隔代亲的书写

细腻而精到。母女关系和父子关系一样深刻、纠缠，与生命

相始终，集中了女性成长的秘密。孙月华与田庄母女二人

即便常常鸡飞狗跳、剑拔弩张，但田庄记忆中的家仍主要

是快乐而温暖的部分，“胖乎乎的妈气”，小丫、小毛们的嬉

戏、恋爱、夜晚放歌，这些闪亮的日子洋溢着青春的光泽，

形成《烟霞里》的血肉和毛细血管。无论哪个代际的读者都

能将自己代入某个温馨的瞬间，生活的滋味漫溢。

生活在往高处走，人也在往高处走，巨大的流动性让开

放时代焕发出力与美。几代女性，命运在变，观念亦变。战乱

改写了外婆的命运，文革中断了母亲的梦想，只有田庄可以

勇敢地创造命运！“她走在艳阳里、酷暑里，她走在风沙扑面

的街上，人潮涌动，到处是工地，人人是主角。”千百年来多少

代人的追求终于在田庄这一代实现！她以自己的努力脱离地

方性的桎梏，享受公共文化的辉煌，选择心仪的职业，建设更

为现代的婚姻、更加和谐的家庭，即使婚外的相思也庄严美

好，余韵绕梁。田庄写下《梁启超和他的时代》向这位先哲致

意，向脚下这片南方的土地致意，向开放的时代精神致意。

田庄“在历史中成长”，沉默的亲情、细腻的爱情、真挚

的友情让字里行间氤氲着难言的深情，酸甜苦辣，让人眼

热心疼。从李庄到清浦，从江城到广州，田庄的生命地图

为这一代人所共享，她的歌声与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大

合唱同调。田庄的生命咏叹曲唤醒被时代尘埃快速湮灭

的记忆和感受。“春天的故事”改变了沉睡的中国大地，改

变了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人文地理、信息观念、精神的

边界得以重构、拓展和

更新。这，呼唤着我们去

记取。我们一直期待有

一本直书当代、正面阐

释改革开放的小说，将

历史恢复为近在身边的

岁月、土地、人。

魏微意发于心、情

动于衷，写就《烟霞里》。

烟霞漫卷烟霞漫卷，，朗润人间朗润人间
□□申霞艳申霞艳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魏微长篇小说魏微长篇小说《《烟霞里烟霞里》：》：
《烟霞里》开写于2021年8月，刨去中间开会学

习、办活动的时间，我花了13个月写成。

这是我写作史上的一个例外，飞奔向前，自由敞

亮。从开头第一句话，文字就找上我了，我欢快地应

着，也不带客气的。起头的想法是写一个女人的生卒

50年，一年五千字，共25万字。但开头第一年就写冒

了，后来越发不能控制——简洁是一种能力，这个能

力随着年纪增长会逐年下降，因而老作家才不得已去

写长篇；至于短篇，唉，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人文社全程跟进了我的写作——似乎我是他

们的写作机器似的——当得知我写到 40多万字还

不能止，他们说，打住，没完没了了！于是我就打住，

把女主捺死在41岁上。

为什么一定要捺死她？编年体的体例决定的，

我这些年有读年谱的习惯，年谱思维几乎成了我的

惯性思维，看着一个个卓越的生命从我眼前流逝，他

们从出生起——无论是生于名门贵胄像陈寅恪，还

是寒门子弟像梁启超——人生的最初几年，他们和

家人一起度过。祖父辈是干什么的，兄弟姊妹啥情况，

性格是怎样养成的……尔后长大，求学，交友，跟各色

人等打交道，他们本身就足以构成一个小社会。

另有时代跌宕施与他们的影响，像梁启超本身

是个弄潮儿，而陈寅恪偏于学术一隅，但潮水还是

会溅到他身上。时代笼罩着每一个人。区别在于个

人选择，是攻是守，是进是退；而个人选择关乎性

格、价值观，溯根求源或可归于他的童年，他的出

身、家教施与这孩子的影响，跟他的天性所发生的

碰撞——天知道会撞成什么样，这是一个太繁复的

力学问题。

我这些年读年谱，一个基本感受是，青少年时

代新鲜昂扬；中年繁复热闹、人来人往，像一场盛

宴；老年归于苍凉，太息而已。当然童年最重要，人生

的底色，从牙牙学语开始，尔后倏忽几十年，一个人

就没了。然而唯因他生长、盛开、衰老、凋零，中间他

哭过、笑过、爱过、恨过，且人人各异，色色不同，人生

才值得去探讨、去记述。

生死是文学永恒的母题，生必须置于死的前提下，才变得有意义，

值得珍惜。所谓长生不老，罢了罢了，乏味至极。我从 35岁来到广州，

就面临这个文学母题，也可说是人生困境——是不是太早了些？可能

是读年谱读的，读了十几年，也就那么回事，什么都不上心了。《烟霞

里》便是读了十多年年谱又不上心的结果。当然也有现实考量，这十多

年来，我的同龄人已有陆续离世的，啊，落叶飘零，不胜感怀。他们构成

了此篇写作的前提。

我这代人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父辈中有当过知青的。小说中父

亲奔赴井冈山一节，是借用原北京知青曲折的经历，来源出处是刘小

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剑桥大学生克里斯托弗·莫里斯闹革命一节，

是借了欧洲思想史专家托尼·朱特的经历。

这就说到90年代，小说中关于1992年南方谈话、深圳股疯、香港

回归、中国入世等一系列大事件的综述，也包括崔健开演唱会、前首富

牟其中的殒落等，都出自一本精彩绝伦的书：《变化：1990年—2002年中

国实录》，作者凌志军。此书陪伴我度过整个90年代的写作，是点醒、激

扬、振奋，那是我的青年时代。它把我整个覆盖了。

人与书的遇合多么奇妙啊。人生 50年，单单青年时代我忘了，而

市面上关于 90 年代的书少之又少，恰好凌志军出现了，好像大风拂

面，把我吹得摇摇晃晃，人一下子醒了，记忆全回来了。我仿佛看到一

个女青年，她走在艳阳里、酷暑里，她走在风沙扑面的街上，脑里有轰

鸣；她走在渐趋密集的楼群里，到处都是工地，人人有希望，那自由自

在的、甩开膀子大踏步的形象，那是女主田庄，也是我，也是90年代的

所有年轻人，是的，所有人。

诗即思，是思念也是思索。思念指向

了记忆中的渺不可见，心灵的被动生成，

正如德里达将诗标为记，为记忆与心灵；

柏格森则更为绝对，我们当下的每个知觉

都是回忆；特朗斯特罗姆则认为，诗人“受

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诗只是一种被动

书写而已。所谓思索，乃是追问，对于虚空

和未知，对于浩渺和无穷，人之为人的本

质，不正是追问吗？

字相的诗集《窥一眼虚空的未知》正

是诗之运思的产物，如同卢克莱修，诗人

在诗与哲学之间通过韵律的流动和跨行

的转换来构建某种隐秘的通道，并以此眺

望自我在时间中的存在，体味“生命的味

道”。正如诗集的题目所提示的，“虚空”和

“未知”两个关键词所表达的想法，与海德

格尔的著名命题如出一辙，“究竟为什么

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在？”海德格尔以

此来追问存在者的根基。相似的是，在这

本诗集当中，“虚空”就是“无”，与形形色

色的物象世界相对，但却是存在的，“虚空

在色界的反面/以无的形态存在”。“未知”

其实讨论的是不可知，也就是人类无法把

握自身的终极，也无法最终领略宇宙的奥

秘，这是科学也达到不了的地方，“它也许

远在宇宙之外/即使是再过千年/人类的

航空器也无法达到”，但诗人可以凭借想

象一探虚实。《窥一眼虚空的未知》所提出

的诗学命题可以大致理解为，在存在者与

无的本体论差异中，凭借想象的跃迁进入

不可知的虚空。诗人字相的表述是：“虚空

是人类想象出来的一个世界，造物主是人

类想象出来的主宰，而通往虚空，通往造

物主的梯子正是想象力。我们不要奇怪于

自己建立的这样的一个离奇的逻辑关系，

也不必认为沿着想象力做成的梯子一直

寻找下去是徒劳的，但我相信，灯火阑珊

处一直就在那里。”实际上，这段话的表述

逻辑并不离奇，只是将不可知的逻辑推演

到了极致，在诗人看来，“虚空”与“造物

主”仅仅是人想象出来的暂时指代“不可

知”深渊的词语而已，真实的深渊是无法

被描述和表达的。

《窥一眼虚空的未知》中的84首诗无

一例外在这一诗学命题下完成，有着相对

完整的结构，因此可以看作是相互关联的

大型组诗，诗人字相以“一念”“虚空”和

“未来”三个主题将其统摄。而诗人反复提

到和阐述的“想象”，既是诗集的主题也是

方法，可以将“一念”“虚空”和“未来”这三

个主题统一。比如诗人在《看马王堆》中写

道：“西汉人无法想象/2000多年后的颅骨

复原术/让长沙的辛追再次惊艳天下”。在

《我们想象一万年后的人类》中写道：“我

们想象一万年后的人类/会如何想象现在

我们的辛劳”。在《生物芯片技术发展最令

人期待》中写道：“我们人类想象出来的大

神/或许就如三界之外的你吧/我们只需

等待那发明出来的生物芯片”。“想象”通

过意念之力，连类无穷，漫游古今，创造性

建立关联与区隔，使没有发生的发生，无

法再现的再现，不能存在的存在，不在场

的在场。说到底，想象力就是时间综合能

力，康德的形象综合、海德格尔的纯粹综

合以及德勒兹的三种时间综合皆深刻道

出其中的意蕴。《别忘了把灵魂存在云里》

这首意味深长的诗就是时间综合的典型：

“《道德经》一直在云里存着/两千五百多

年，不知有多少肉身/下载了老子的经

魂。”。这首诗将2500多年的历史综合成

了活生生的当前，过去和未来并不是彼此

独立区别分开，而是彼此蕴含缩合在一

起。老子的经魂脱离了个体的意识，而成

为了宇宙间的绵延之力，被不同的个体所

接受，灵魂也就不再是大脑或心灵所构造

的，而是宇宙中的绵延之力所塑造的。字

相的另一首诗《意识流充塞宇宙》则更加

明确了表达了这种主题：“意识流充塞宇

宙/被幸运的人类大脑接受”。进一步讲，

这首诗是柏格森哲学观念的诗化版本。柏

格森的著作《物质与记忆》不仅是一部伟

大的哲学之书，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之

书，讲述了文学真理的诞生。柏格森认为，

意识并非是大脑产生的，大脑及其神经系

统主要是一个接收器官，它的根本功能是

行动，通过知觉筛选物象获得意识，也就

是，大脑并不独立于宇宙中的其他物象之

外，将大脑想象为独立自主思考的器官是

错误的，或者说大脑只是一种通道，宇宙

绵延着，即生即灭，生命之流通过我们的

身体，使我们保持着生命的注意力。柏格

森的生命哲学观念在诗集很多首诗中都

有所表现，使得字相的诗歌里的带有某种

神秘主义的色彩。比如《我们想象人都是

透明的》中，诗人写道：“从古到今一个个

贴在/时间的墙前观察/宇宙的活力就是

体内不安的因素”，宇宙与人并不是内与

外的关系，都是创造性能量的产物，按照

从物质到生命、从生命到意识的路程创造

性进化。这意味着宇宙也是即生即灭的绵

延，所以诗人写道：“宇宙也不能/长生不

老/它会不会跟人一样想着/能否投胎/如

果可以/是何等壮观”（《宇宙也会死》）。字

相的另外一首直接以《生命意志》为题，宇

宙中就是生命的能量场，绵延着生命的冲

动：“没想到距离遥远的星球与星球/也会

搞到一起/它们长出的磁场就是生殖器/

它们只分娩能量/为宇宙万物性冲动/源

源不断，提供营养”。

诗的运思当然是不同于哲学的，或

者说是高于哲学的，因为它诉诸原初感

受、直观、想象、体验、移情与万物感通

的通感等诗性智慧，而神秘地跨越事物

的界限与区隔，徘徊于空白与停顿之

间，引譬连类，构建一个不同于日常生活

的诗性世界。字相的诗集《窥一眼虚空的

未知》通过诗性的运思，从日常生活中裁

剪经验，而构建了一个神秘的虚空世界，

来体认生命的真相，也深刻显示诗歌本

身的意义所在。

房伟的新著《融合与再生：20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

小说中的“宏大叙事”》以“宏大叙事”为切入点，对90年

代以来中国小说的“宏大叙事终结论”提出了有力质疑。

他提出90年代小说的“中国宏大叙事”并未终结，而是在

“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并置，“解构与建构”并存，“个体

神话”与“集体影像”杂糅的空间化情况下“艰难再生”。他

认为这种“再生”，是启蒙、革命、民族国家意识等不同宏

大叙事类型的整合过程，充满了碰撞、嫁接、拼贴与融合，

展现出独异的“中国特色”。

《融合与再生》从后现代理论的视角出发，考察“宏大

叙事”的理论起源及其演变，重审中国语境中的“宏大叙

事”概念，鞭辟入里地详析多种叙述杂糅状态的文学类型，

以及“暧昧晦暗”的文学史状态，纠偏了此前研究者因简单

套用西方理论造成的某些错位与误读。房伟的学术研究常

于不疑处有疑，勇于质疑“定论式”的文学史表达方式和研

究方法论，不断开拓研究的思路与视野。从以鲁迅为参照，

研究王小波作为异质性作家的独特文学史地位和逻辑站

位点，到指出文学史对《围城》接受的变迁，暴露出中国现

当代文学学科建构的内在冲突，再到质疑90年代宏大叙

事终结论……他始终秉持问题意识和怀疑精神，以敏锐的

洞察力对已成“共识”的“结论”提出质疑。

宏大叙事理论伴随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思维的解构应

运而生，最先由西方后现代思潮的重要理论家利奥塔提

出，后经哈桑、罗蒂等学者修正与完善，再由福柯、德里达

等解构主义哲学家对其进行变形与延伸，使之成为西方重

要的后现代理论话语，它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登陆中

国，并于90年代风行一时。但该理论在阐释第三世界国家

文化时，容易造成多重“误读”，乃至理论的“过度阐释”“强制

阐释”。现有文学史顺着这种后现代的逻辑，将90年代文学

简单定义为“宏大叙事终结、多元化发展”的时代，从而遮蔽

了文学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造成理解模式的单一，导

致诸多关键问题的悬置。《融合与再生》打开了宏阔的文学

史视野与宏观的时代视野。作者精研后现代理论，不受固有

观点限制，借“宏大叙事”理论深入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

的内部，重新梳理此阶段文学史的整体结构与潮流走向，并

以关联性的视角分析、判断新世纪中国小说的走向。该书

立足理论，理论根基扎实深厚，却不囿于单纯的理论阐

释，而是将理论悄无声息地融于文本分析，扎实地研究文

本和作家，令全书立论鲜明，富有极强的思辨性、启发性。

为重返历史语境，清理驳杂的历史现场，房伟踏实地下

了一番苦功。他仔细重读以《参考消息》《新华文摘》为代表

的90年代重要期刊杂志，审视现有观念形成的结构性因素

和问题症结。同时，他全面考察90年代以来重要的文学思

潮，重审文学史中的一些“定论”，打捞长期被文学史忽视的

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在此基础上，《融合与再生》提出了诸

多深刻的创见：张炜的小说创作是一种“建构型”的宏大叙

事探索；90年代主旋律小说在党派文艺新现实主义原则之

下，通过系统论美学，形成了“三重同心圆”模式的宏大叙

事策略；柳建伟的小说整合各类现实主义创作思维，显示

着现实主义代表的历史精神在中国当代的审美变革；从蒋

子龙到刘醒龙的改革小说创作，折射出“改革宏大叙事”的

沿革；《废都》与《黄金时代》体现出个人主义建构意识的启

蒙等。对这些旧问题的新发掘，无疑能够帮助我们重审90

年代文学的整体样貌，增强文学史的关联性思考，重新定

位90年代小说的文学史位置，把握90年代的历史复杂性，

反思90年代思想的枢纽意义。

《融合与再生》深入这些复杂问题进行阐发，具有大

问题、大视角、大容量的特点。既要处理艰深的后现代理

论概念，又要从存量巨大的90年代长篇小说中寻出一条

脉络，不仅考验着作者的理论功底，更是对行文结构能力

的极大挑战。《融合与再生》严谨精巧的结构体例，体现出

作者在谋篇布局方面的灵慧。该书层次清晰地分为上、中、

下编三部分，分别论述理论问题、启蒙宏大叙事问题、国家

民族叙事问题，在递进式的思维逻辑中，层层剥开“中国现

代性”宏大叙事的内里。每一编下设若干章节，以总括—分

析—细读的形式，对大问题进行细致拆解。以中编“宏大叙

事思维之一：启蒙再叙事”为例，作者先对“启蒙”做高度理

论概括的历时性回顾，再紧扣90年代小说启蒙叙事的两个

维度——“反思”与“有限个体性”，旁征博引地分析“90年代

启蒙再叙事的反思性，是80年代启蒙的延续和‘再反思’”，

“作为反思的成果，‘个体的人’开始替代以往启蒙的‘集体

的人’”。继而，作者一方面对王蒙、李锐、张贤亮的文本进

行大量细读，挖掘启蒙与革命之间的“关联”形态，另一方

面通过王朔、刘恒、刘震云、《废都》与《黄金时代》，探寻90

年代“世俗化写作”为何是启蒙的结果，如何丰富了个体

化原则，却又对其造成伤害，从两方面共同论证启蒙宏大

叙事的文学史关联性。

《融合与再生》是房伟精心打磨多年的成果，也是他

十几年来深耕“宏大叙事”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历史没有终

结，宏大叙事也远未终结，并且始终在新的历史时期生发

出新的面貌。对宏大叙事问题的认知，关系到我们对当代

小说史的认知，更关系到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成就，

及其与世界文学关系的认识。《融合与再生》无疑为这一

议题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视角，开辟了新的路径。

在“终结”处开始发掘
——评房伟《融合与再生》 □魏雪慧

‘‘春天的故事春天的故事’’改变了沉睡的改变了沉睡的

中国大地中国大地，，改变了根深蒂固的传改变了根深蒂固的传

统观念统观念。。人文地理人文地理、、信息观念信息观念、、精精

神的边界得以重构神的边界得以重构、、拓展和更新拓展和更新。。

这这，，呼唤着我们去记取呼唤着我们去记取。。我们一直我们一直

期待有一本直书当代期待有一本直书当代、、正面阐释正面阐释

改革开放的小说改革开放的小说，，将历史恢复为将历史恢复为

近在身边的岁月近在身边的岁月、、土地土地、、人人。。

魏微意发于心魏微意发于心、、情动于衷情动于衷，，写写

就就《《烟霞里烟霞里》。》。”

“


